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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文苑翡翠

再来人间

我老是记不住
母亲的忌日

只想在这天
这专属于她的日子
多烧些钱纸
免得她在那边
打麻将输了，睡不

着觉

西方极乐世界
和天堂
是同一个地方吗

小比丘说
极乐世界
黄金铺地
无贪无执
干净，安宁

等我归西后
就去那里寻母亲
可我又担心
母亲会先一步
再来人间
找我

半块饼

半块饼

挂在天上
麦香飘进窗

想起老爸烙的
酸辣野葱肉末馅
那才叫饼

趴在窗前
我吞了一口口水
那饼
还挂在天上

外婆说
立冬落雨
是烂冬
冷
檐角的水线
流进木盆里

我不喜欢雨天
却喜欢
听雨
听它敲着瓦
也敲着外婆的靠椅

◆田春萍

人间三章

立
冬
听
雨

先是引线
在夜的边缘
咝咝作响

然后第一颗
挣脱重力
在最高处
碎成万千光点

紧接着更多
拖着光的尾巴
攀爬 绽开
像突然撑开的伞
像倒流的雨
像无数的花苞
同时炸裂

屋檐下
烟火明灭
热气呵上窗棂
竹竿举向夜空
追赶坠落的星子
地上
脚印弯弯绕绕
像没写完的信

不知不觉十点多了
密集的鼓点
从四面八方

敲打天幕
红的白的
菊花的
垂柳的
牡丹的
开在
同一根看不见的枝上

夜色深处
有身影静立
袖管里灌满风
看烟花
也看那些仰望的脸
当最大的一朵
照亮半边夜空
天际
有什么闪了一下
又沉下去

零点的钟声响起
高潮渐渐退去
硝烟味
贴着屋檐低徊
远处还有零星的几声
像没说完的话
被风卷起
又轻轻放下

窗台边

未燃尽的烟花
静静躺着
明天它们还会
再次升空
再次绽开
再次
被所有人仰望

而今晚这最后一朵
已经走远
带着余温
带着残星
带着那些
来不及许的愿
消失在
比墨更深的
夜色里

地面上
红纸屑微微蜷曲
像春天
落尽的花
暗处有一点光
映在夜幕上
像另一朵
无声的
花开

门虚掩着
等待天亮
窗花红着
等待晨光
只有夜空
静静地卧着
等下一批种子
升空

◆◆简白简白

烟花绚烂烟花绚烂

吾生于冀中，至黔二十载，已近
不惑。凡所亲睹，亦有万千。然，惊
心动魄者，唯德江炸龙也。

农历庚寅年（2010年）上元夜，吾
初见炸龙。当是时，群龙出洞，鞭炮
齐鸣，万人空巷，炸裂声不绝于耳。
鞭炮置于竿顶，立于肆前，竿并竿，鞭

连炮，层层叠叠，或厚或薄，起于街
头，止于巷尾，街巷相接，延及数十
里。城之龙五十有余，翻滚腾挪，疾
走喧舞。舞龙者微醉，戴安全帽，着
短裤，十数人一队，擎龙骨冲锋于鞭
炮火焰间，享火之灼灿，祈来年鸿
运。黎民百姓炸之尽情、嘘之恣意，
鼓声鞭炮声欢声震地，俯仰壮观。顷
之，舞龙者觉鞭炮渐小，遂向仗余外
鞭炮声处奔走。两时辰许，人方徐徐
散去。黔地内外，迁客骚人，多会于
此，凡首观者，皆希冀而来，瞠目而
去，唯叹民之悍勇尔。

德江炸龙由来久矣。明永乐八年
德江龙泉飞龙寺正壁载以龙“求雨
图”。《史记·华阳国志》载：“黔中之南，
间有龙舞。”《思南府志》载：“安化（今德
江）各场镇，均有土王节，间有炸龙
者。”史志载，癸丑年（1914年），安化更
名德江，堡之民少长咸集，以炸龙贺
之。农历辛丑年（2021年），“德江炸龙
习俗”升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民皆跃跃。

碧波如练，静得攥住呼吸
亮成一面镜，映着天的清

城浸水里 水漫城中
旭光落江，碎成满江金鳞
云影、树影、楼影轻晃
风一吹，就漾开细碎的明

不必说仙境，不必提桃源
钓者坐岸，心比鱼更闲
行人踏堤，脚步沾着露珠
薄雾裹着波光，漫过堤边
白鹭掠水，划开一道浅痕
转眼之间，只剩江色柔

三江汇处，老传说浮在浪尖
金鸭游过，驮着陈年孤帆
渔人潜水，捞起晨光半捧
仙人踏石，镇住岁岁江安
巨石立江，铜人之名藏进烟雨
故事随波，淌过一年又一年

岩阁临江，护着烟火人间
鳌亭新起，书声漫过檐边
中流砥柱立江心，

惹得墨客醉流连
晴时水泛光，雪时江含浅
雨来山朦胧，风来景更明
铜江十景入梦里，步步皆醉人

烟树绕堤，光影铺满心尖
旧韵沉江底，新景缀城郭
锦江流淌古与今，

滋养着静好人间
一川秀色绕寻常，

日子轻缓又宁祥
这方水土藏诗意，

世外桃源在眼前

◆◆冉小东

梦幻锦江

德江炸龙德江炸龙
◆◆张艳想张艳想

姑爷过世，我们去参加葬礼。一路颠
簸。车上有两个女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另
一位是我的二姨，她们性格好强，被糟糕的
路况惹得恼怒不已，抱怨声不绝于耳。“这路
都快修成精了”“修路就跟挠痒痒似的”一
句句怨怼之语如鞭炮般炸开。我听着直想
笑，又觉得不劝几句不行，生怕她们越说越
气，伤了身体。于是我劝道：“你们不了解内
情，就别乱说啦！”二姨气性大，立刻怼我：

“你晓得内情？那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我紧紧握着方向盘，车子在沟沟坎坎中颠簸
跳动，为缓解尴尬，我故作惊讶地说道：“前
面有水塘，大家注意安全！”二姨赶紧抓住
车扶手，咬牙切齿地埋怨道：“你看这水塘，
都能养鱼了。”

车在水塘里歪歪扭扭地前行，激起哗哗
的水声。我看见坐在副驾驶的母亲耷拉着
脑袋，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嘴角还淌着丝丝
口水。二姨见没人搭理，便伸手拍了拍母亲
的肩膀，想找她聊天。睡梦中晃晃悠悠的母
亲被惊醒，猛地抬起头，使劲吸溜了一下口
水，用衣袖一抹嘴巴，眼神怔怔地望着前方，
像是还没回过神来。“大姐，送完人情就去看
看妈。”二姨对母亲说，见母亲没反应，她又
使劲拍了拍母亲。母亲目光空洞，轻声回
道：“好。”路还是
黄泥巴毛坯路，有
些地方被重车压
出 了 深 深 的 车
辙。突然，一声巨
响，车子刮到了底
盘。母亲和二姨
同时愤怒地叫起
来：“天呐！太造
孽车子了！”

这辆有着十
二年车龄的老车，
一路折腾，一路

“吱吱呀呀”地呻
吟，仿佛随时都要
散架，可它依旧疲
惫 地 向 前 爬 行
着。车上的两个
女人又开始扯起
东家长、西家短的
闲话，已然忘却了
路况的糟糕，完全
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里。车身的剧
烈起伏丝毫没有
影响到两人的情
绪，随着闲话的发
展，她们时而慷慨
激昂，时而悲愤交
加，时而唉声叹
气。我本是个浮
躁的人，可在她们
面前，反倒变得淡
然了。我不禁思
索，这世间本没有
阶层之分，只是人
们关心的事情各
异罢了，大家都逃
不过人间的七情
六欲，离不开五谷
杂粮。

我忽然想到母亲在家里并没有这么健
谈，她沉默的日常，都是孤独写下的注脚。
母亲与父亲相隔两地，为了子孙，临到老了
还不得清闲。她每天清早起床做早餐，儿孙
出门后，又拖着小车去逛超市，和小贩们一
番“唇枪舌剑”后，又急匆匆地赶回家做午
饭。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她那匆匆忙忙、
形单影只的背影。我有时会纳闷，她为什么
不多买些菜，非要每天早早出门吗？后来我
才明白，老人种种看似怪异的行为背后，根
源都是孤独。

她不是善于表达的人，甚至不善于发泄
情绪。不高兴的时候，就拉着脸，坐在一旁，
周身仿佛有一股黑气腾腾地冒着。我害怕
她这样，妻子更是害怕，我们回家后的轻松，
常常会被这股黑气搅得无影无踪。我曾觉
得她不体谅我们。

孩子们挑食，母亲总是气鼓鼓地夹菜到
孩子碗里，孩子生气，她也生气，最终引发冲
突。我不得不像电视剧里那些焦头烂额的
男人一样，竭尽全力维护着家庭的和谐。可
在内心深处，我隐隐对她有些怨念，心想：不吃
就不吃呗，何必没事找事呢！实际上，妻子也
经常打电话跟我说，奶奶又和孩子吵架了，孩
子委屈，母亲关在卧室里默默承受委屈。

老伴、老伴，老了却还要分开。看似儿
孙绕膝，实则孤身一人，这便是很多老人的
生活现状。对于母亲而言，谁都无法替代父
亲的陪伴。就如同我，每次深夜回家，总盼
着妻子的手机在漆黑的卧室里亮着光，等我
躺在床上，还有人能嘘寒问暖。而当我走进
安静的家里，所有人都已沉沉入睡时，便会
感到莫名的失落与孤独。关于母亲的孤独，
我会慢慢去深刻理解，当然，这需要时间。

有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她会义愤
填膺地走过来，恨恨地说起某件陈年旧事，
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我知道，她又被孤独
扯进内耗的漩涡里了，便赶紧放下书，认真
听她诉说。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预防老年
痴呆的方式。这时，我不敢贸然劝她，而是
顺着她、支持她，甚至表现得比她还要气愤，
她的情绪就会逐渐平息下来，慢慢反倒安慰
我起来。所以，母亲和二姨吵吵闹闹这么多
年，关系却依旧亲密，多半有着相依相偎的
意味，这我得感谢二姨。

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抵达姑爷家。因为
是白天，除了孝子孝孙，就只有几个帮忙的
人。表弟和表姐操劳了好几天，此刻是一脸
的疲惫与无助。失去了父母，无论年纪多
大，都如同孤儿一般了。他家的这幢木屋，

立在路边，漫天的灰尘附着在黑瓦和板壁
上，偏厦由于修路坍塌在一旁，更显得沧桑
破败。记得二十多年前，这里是多么热闹温
馨。姑爷是国家教师，领着还算丰厚的工
资，满孃虽没有工作，但在学校做点小生意，
一家人虽不算富裕，却也过着小康生活。可
如今物是人非，让人不禁顿生今昔之感。这
世间的人啊，走着走着就散了。

其实，来祭奠姑爷是此行的主要目的，
但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见到三十年
前就离散的小兰兰姐。上次满孃过世，我没
能见到她，心里一直留有遗憾。时光匆匆，
风吹云散，斗转星移，回首已是三十多年，多
少人和事在岁月中悄然飘落、凋零。这种遗
憾愈发浓烈，慢慢演变成强烈的危机感，生
怕即便近在咫尺，也无缘再见。她是姑爷的
二女儿，当年为了要个男孩传宗接代，姑爷
和满孃不得不把小兰兰偷偷送到奶奶家躲

“计划生育”。这给我们创造了短短几年相
处的美好时光。对她的记忆，模糊却又清
晰，印象最深的，是她被奶奶送走时的画
面。我落寞地站在路口，以为只是短暂分
别，没想到竟是长达三十多年的离别。沧海
桑田，我们错过了彼此最美好的年华。虽不
无遗憾，可转念一想，这三十多年的空白，却

给我留下了一个可以尽情想象的空间，我在
这个空间里甜蜜地勾勒着她的模样，想象着
她的幸福。这样，也挺好。

还没到吃饭时间，和表姐表弟打过招呼
后，我们便开车前往外婆家。路上，母亲忧
心忡忡地说起外婆的身体状况，说外婆经常
头晕，又是独自一人在家，没人照顾。这不
禁让我联想到，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某个平
静的时刻，接到外婆去世的消息。起初感到
惊惶，接着陷入悲伤，最后如同黄昏后不知
所措的小鸡一般，慌慌张张地回到家里，举
办一场力所能及的仪式，在疲惫与麻木中送
她最后一程。二姨也在表达着自己的担
忧。我说：“那就把外婆接到城里来玩玩
吧。”很多人在来日方长的许诺和等待中被
时光冲散，不见了踪影。两姊妹瞬间沉默
了，我也沉默了。车里只有老旧的音乐轻轻
飘荡着。没过一会儿，母亲像是意识到了什
么，扯着嗓子说：“你外婆年纪大了，头脑不
清醒，我又要照顾你儿子，没精力照顾她，万
一她生病了可怎么办。”母亲的话有道理，
却又经不起仔细推敲。

人老如狗，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长大，
临到老了，却成了子女的负担，这大概是多
数贫寒家庭难以摆脱的宿命。大家满怀希
望地抱着子女，憧憬着全家的未来。而在夕
阳残照下，只有老人独自卑微而倔强地活
着，就像蜷缩在院子里，毛发稀疏凌乱的老
狗。他们活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
个咳嗽都会惊扰到襁褓中的孩子。这就是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老人在保健品骗局中丧
失理智，他们或许能坦然面对死亡，却无法
接受疾病缠身——因为疾病会消耗掉家里
的存款，消磨掉子女的耐心。我想到那些佝
偻着身子，在垃圾桶边翻找垃圾的老人，悲
凉之感瞬间漫上心头。恍惚间，母亲带着歉
疚向我讨要买菜钱的模样又清晰浮现 ——
曾经的她，是那样坚强；如今站在我面前，却
变得小心翼翼、客气拘谨，连说话的语气都
透着不安。

外婆村里的路，不再是从前那条满是牛
屎和泥泞的羊肠小道，已被扩宽还铺上了水
泥，小车可以畅行无阻。现在正是年轻人外
出奔波的时节，本就不大的村子里，多数屋
子都大门紧闭，偶尔在路上，才碰见一个腿
脚不便的老人，独自缓缓前行。我想起小时
候，每到暑假，我和弟弟就会兴奋地跑到外
婆家。在这条横贯村子的路上，我们光着膀
子，甩开腿尽情奔跑，就像挣脱牢笼的小
鸟。那时的天空湛蓝如洗，阳光明媚，蝉声

一阵紧似一阵，笼罩了整个村子。我和几个
表哥坐在外婆家屋后的水井边，借着两棵古
树撑起的阴凉，悠然地下着象棋，看着透过
树叶间隙，洒在阴凉水井里的点点光斑。我
总会想，水井里是不是真像母亲说的那样，
住着一位鹤发童颜的神仙公公，他盘腿坐在
凡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关注着人世间的丑
恶与良善。

来到外婆家，村里静得出奇。正值阳春
三月，偶尔传来几声布谷鸟空灵的鸣叫，更
衬出村子的寂静。置身其中，我感觉时间仿
佛停滞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在全身蔓延
开来。在这里，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被抛到
了九霄云外，我尽情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
静，可我心里清楚，我很快又会逃离这里。
这是多么矛盾啊，我一边厌倦着喧嚣，一边
又害怕孤独。

外婆坐在木椅上，正和一个远房舅娘在
堂屋里聊天。我看到她的背弯得像一弯蛾
眉月，头发蓬乱雪白，如同墙头的几株枯
草。我努力回忆她年轻时的模样，却毫无印
象，也许她一直就是这般衰老，从未年轻
过。见到我们到来，外婆佝着身子，用手费
力地扶着椅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像是
风中摇曳的残烛。我隔着老远打了声招呼，
她脸上的皱纹便硬生生地挤在一起，勉强挤
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外婆确实老了，老得就
像一张皱巴巴的纸。而我，终有一天也会被
岁月揉搓得越来越皱，变得一无是处，最终
被时间尘封。

母亲和二姨把买给外婆的东西放好，便
围在外婆身边坐下，眉飞色舞地聊起来。我
拉过一把椅子，静静地坐下，环顾四周，思绪
翻飞。曾几何时，这里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
语。如今，老木屋还在，舅舅在旁边又建了
一栋三层小洋楼，空荡荡的院子由外婆孤独
地守着，像是守着一个虚无、沉重的承诺。
母亲满脸忧虑地对远房舅娘说：“嫂子，我妈
一个人在家，你要常来看看啊！”舅娘说：

“你放心，我最喜欢和我满孃聊天了。”是
啊，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里，守着
为数不多的老人，在孤独的岁月里，不论亲
疏，她们都成了相依为命的亲人。我明白母
亲的担忧，奶奶就是在爷爷眼前慢慢逝去
的，当时衰老的爷爷惊惶得像个未经世事的
孩子，更何况像外婆这样一个孤独的老人。
现在的外婆，就像挂在树上的枯叶，不知何
时就会悄然飘落。

临走前，母亲和二姨为外婆做了一顿山
药炖排骨。舅娘见外婆要吃饭了，便推脱着
要走。我和母亲说着客气话，劝说她留下来
吃饭。心急的二姨半搂着舅娘的肩膀往凳
子上摁：“嫂子，你就陪我妈一起吃嘛！”最终
她留了下来。我心里舒坦了些，这是我能为
外婆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想必母亲和二姨
心里也会踏实一些，仿佛一份委托被别人诚
恳地接受了。

明天姑爷就要入土为安，按照习俗，今
天亲朋好友都要来吊唁，送他最后一程。因
为快到开席时间了，我们便开车从外婆家往
姑爷家赶。到了姑爷家，酒席的第一轮已经
开始，客人们围坐在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
着，一片闹哄哄的景象。不知道躺在灵堂里
的姑爷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一个人的葬
礼，成了许多人的饕餮盛宴，他会不会感到
悲伤和失落呢？

我们坐在角落里，等着下一轮开席，眼
睛不由自主地扫视着四周。一个戴眼镜的
女生进入了我的视线，她在姑爷家忙里忙
外，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看相貌，有些像
表姐，但我并没意识到她就是我三十年未见
的小兰兰姐。突然，坐在一旁的婶子招手叫
她过来，让她坐在我们中间。我好奇地看着
她。兴奋的母亲赶忙给我介绍，说她就是小
兰兰姐，同时婶子也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
三十多年没见，我的内心满是惊讶与羞涩，
可她的表情，却平静如水。母亲兴致勃勃地
讲着我们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还扯着嗓子模
仿我小时候奶声奶气的腔调：“兰兰姐，你快
来，快来玩！”婶子看到母亲夸张的模样，忍
不住大笑起来，我察觉到大家投来异样的目
光，竟有些害羞，赶忙示意母亲收敛一下。
小兰兰的脸上依旧平静，或者说，是麻木。

这时，小兰兰的叔叔坐了过来，深深地
叹了口气，带着一丝凄怆，对她说：“小妹，现
在这些人可都是你最亲的人了，你可一定要
记住。”她淡淡地回应：“我知道。”三十多年
前，她被奶奶送去了昆明的亲戚家。作为一
个孩子，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在亲人之间颠
沛流离，也没人会给她一个冰冷而准确的答
案。这个世界本就模糊不清，只有隐晦，才
是逃避罪孽的法则。不知道她与姑爷、姑妈
是否达成过和解。即便有，那也只是碍于血
脉的勉强应承，内心里的伤痕，也许永远无
法愈合了。

“舅娘，我的眼睛是怎么坏的？”小兰兰
突然冷冷地问道。母亲和婶子听到后，顿时
一愣，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婶子反应
快，叹了口气，沉重地说：“那时候医疗条件
差，你眼睛痛，一直没治好。”听到婶子的解
释，她依旧平静地坐在那里，像是早就知道
了实情，又像是在寻找解脱的理由。以前，
我听长辈们说过，她的一只眼睛失明，是奶
奶疏忽大意造成的。我问奶奶时，她表现得
十分激动。我知道，关于小兰兰眼睛的问
题，大家心里都有着或大或小的伤痛。

第二轮酒席已经开席，管事先生大声吆
喝着请大家就座。小兰兰站起身，客气地
说：“舅娘，你们快去吃饭吧！”说完，她起身
缓缓走进灵堂，像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你小兰兰姐肯定
因为眼睛的问题，受过不少打击。”我没有
说话，静静地握着方向盘。我知道，前程依
旧是一路颠簸。

（题图取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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